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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乌丙安先生的稿子，整理之后长达2万余字，这当

然要感谢年届80岁的乌丙安先生不辞劳苦，对我知无不

言、言无不尽，更要感谢我们祖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之言不

尽、道不完。若能将访谈悉数转录于此，则能更深地感受到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和她的价值，她的美丽与她的魅

力，以及今天她所面临着的局面。但篇幅有限，我们只能摘

录部分在此，以飨读者。

记者：为什么近几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受到如此重

视？

乌丙安（以下简称乌）：我想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个

是我们国家的国情使然，我们自身需要非物质遗产，国家机

体内部呼唤她。另外一个原因是国际上的约束和要求。

我国改革开放以后，首先要大力发展落后的经济，邓小

平提出要以抓经济为主。经济怎么才能现代化？闭关锁国，

关着门搞经济建设，被我们的历史证明是失败的，经济一度

到了崩溃的边缘。所以国家迎来的改革开放是一个突变，是

真正的飞跃。这种经济为中心一直延续至今。重要的标志是

我国加入WTO。但随着经济的飞跃，我们的文化也发生着

突变：孩子们从看古老的连环画小人书，一次性过渡到瞧动

漫；从唱老歌儿，突然成了现代摇滚迷；流行乐坛天天在变

化，从几个流行乐手难以想象地变到“超女”。这种文化突

变，跟我们国家经济现代化应该说是同步的，世界经济一体

化背后，就有世界文化一体化的趋势。世界新动态冲击我们

旧的经济体制，我们不留恋，它把旧的经济体制打得落花流

水，这是我们希望的，我们不止要温饱，更要过好日子。但

对我们文化体系的冲击我们不得不反思，不得不采取行动。

中国上千年的传统文化中，积蓄了多少好东西，她与我们祖

祖辈辈的生命紧密地结合，同我们血脉中的基因难以割舍，

她是与这个民族与生俱来的。我们不能糊里糊涂就扔掉，我

们也扔不掉。极左了那么多年，你用“封建迷信”打击她多

少年，民间还是那样唱歌，还是那样跳舞，还在那样祭祀！

进入21世纪以后，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非洲的、

拉美的，多少国家元首出面，在广场上聚集几十万人的大

会，谴责西方垃圾文化的入侵，强行用文化产业订货，迫使

经济上弱小、文化上却有自我独特传承脉络的国家接受西方

强势文化。我们呢，也需要采取些行动吧。

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文化认同，和以文化认同作为根

基的民族自尊、民族自信、民族情感、民族凝聚力的问题。

我们文化的延续曾经被自己破坏过，这种灭顶之灾使得

文化的延续出现了断裂，几代人不认识自己的文化，不了解

自己的文明，随着西方洪流的涌入，也就很容易产生文化的

自轻、自贱、自卑、自弃。

每年我国要派民族乐团到维也纳金色大厅表演民族交响

乐。打着民族乐团的称号，偏偏抛弃自己延续了几千年的，

既有其科学合理性，又有深厚的历史沿革内涵的演出方式，

改用欧洲的格局。第一，中国音乐演奏自古以来，没有过指

挥，但是他们硬要安一个指挥。第二，舞台上所有的乐器配

置是西方化的。二胡站在小提琴的位置，前面中间有指挥

台，竹管乐都在人家的管乐位置，鼓呢很可怜，在后面的角

落，该打鼓时候点一下。他们不知道吗？中国最古老的民族

乐队，从来是以鼓为中心的，鼓要在最前面。延续到京剧和

非物质文化，与生俱来，与民族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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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地方戏曲也是。外国音乐家来了，闭着眼睛听，找咱们

乐队中间指挥的是谁，后来听出来了，是打鼓板的那个，他

就明白了。但看了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反而搞不明白，

“奇怪了，中国民族乐队的配置怎么出奇地跟我们相似？”

就把人家弄迷糊了。说起我们鼓的文化内涵呢，那更是历史

悠远。我们的鼓是用来祭祀的，上面绘有祖先的形象，像燕

子身上插了很多羽毛。“天生玄鸟，降而生商”。那只黑色

的小鸟，就是商代的祖先。说的是名叫简狄的部落首长的女

儿，和她的姐姐在窗子下往外看呢，飞来只黑色小鸟下了个

小蛋儿就走了，她们两个抢鸟蛋。小妹妹简狄抢着了，吞吃

下去就怀了孕，生下孩子是为商代先祖。这个神话在《史

记》、《诗经》里都有描述。所以把鸟、燕子，绘在鼓上来

祭祀，出土文物证实，从商代以来就如此。故宫和沈阳故宫

各存有一个这样的鼓，不过上面放的是凤凰——唐代以来就

变成凤凰了。清朝入关引用了汉人的习俗，说清代祖先是黑

色神鸟的后代：三个仙女在天上行走，一个黑色的鸟叼来红

果——长白山盛产山楂，就是红果。三个姐妹一抢，结果最

小的女儿佛库伦抢到吞下，怀孕了，生下来个孩子叫爱新觉

罗·布库里雍顺。他被放在小船里顺流飘下，下游的三个部

落正在打仗，看到河上飘过来一个孩子，是个男孩儿，就都

停了战，将孩子奉为三个部落的首领，三个部落从此合一。

这个神话，是爱新觉罗·努尔哈赤起兵打明朝的很重要的支

点。所以满人既不打乌鸦也不打喜鹊，避讳。我们可以看

到，中国的文化有自己的脉络。我们自己的古老的阵势，在

“二十五史”的“乐制”里面，都有记载。如果我们在欧洲

演出，不用人家的东西，而按照记载，哪里摆什么写得清清

楚楚，难道不行吗？一定要用欧式的吗？

自己的文化不要了，转而去跟风别人的文化，结果是东

施效颦，为人耻笑。中国典型的美女，是特有的蒙古人种那

种丹凤眼，两眼角有点倾斜，你把它硬割成双眼皮，也成不

了欧式的眼睛，因为欧式眼眼内角和眼外角是平行的。中国

人很喜欢过洋节，但是洋节过得很糟糕。我就说了，中国这

个国家，是圣诞节里惟一圣诞老人不来的地方。圣诞夜人家

又名平安夜，安静极了。孩子们得赶快回家，他们知道北极

那里，圣诞老人已经出发了，红鼻子小鹿鲁道夫驾的车子已

经“铃儿响叮当”了，你再不睡觉，礼物怎么送给你？所

以，他们在临睡前，把圣诞老人给的装礼物的袜子挂在床

头，安安静静地睡去，期待着圣诞老人悄悄地从烟囱、壁炉

钻进来。可是中国的平安夜，最不平安，抢购抢吃，整个步

行街上人山人海。复活节表示对耶稣的崇拜，要喝红酒——

那是耶稣的血，要吃圣饼——那是耶稣的肉，是要耶稣基督

复活以后，让他的血注入我的身躯，保佑我。过人家的节，

却不懂得内涵，搞得一塌胡涂。

一个民族，连自己也无法认同自己，人家怎么可能认同

你？你丢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别人还怎么识别你？中国西藏

的踢踏舞，以踏为主，踢为次，是世界三大踢踏舞流派之

一，很有特色，而我们非要在里面加上一段爱尔兰踢踏舞，

外国导演看了都哭了，完全没有自我。我在德国讲学几年，

感受很深。中国留学生很可怜，问《红楼梦》，没读过，只

看过电视剧；问什么什么都不知道；那我问他德国的东西，

他也很无知。而人家德国的学生呢？说背海涅就背海涅，让

背歌德就背歌德。你老是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这是民族的悲

哀。如果我们这一代不做这个工作，将来我们可以完全被人

所淹没，子孙会骂我们。

第二个，不仅是我们自身非常需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

产，国际上也有约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全世界发出召

唤，从保护自然遗产、文化遗产，进展到保护非物质遗产，

也就是保护各民族最基本的大众文化，而不是精英文化，是

一个民族与生俱来的，原真性、原生性文化。

记者：您这么说，我有点模糊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的界限

了。好像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就是保护文化的意义。

乌：大文化里面还有物质文化呀，天坛就是物质文化，

天坛祭天就是非物质文化。还有一些就是文化层面的。比如

孝悌忠信，孝顺不孝顺，清廉不清廉，爱国不爱国，这是以

观念来表现的。非物质文化以物质做载体，所展示出来的那

些非物质部分，它本身有表现形态。

记者：您希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现阶段，对我国的

文化建设，或者别的更大的领域起到什么作用？

乌： 我们保护一种活态文化元素，能够成为我们民族文

化的巨大资源，可以从这里面创造出为世界所需要，为子孙

后代所需要的东西。比如我们有些艺术家，从原声态艺术中

找到灵感，作品跟现代也接轨。非物质遗产是一种资源，是

我们创新的资源。

记者：保护给一些人的感觉是保守、守旧，是否同创新

相矛盾，或者说，如何协调二者的关系？

乌：有了记忆，意味着今后的文化创新才有自己的根

基。人类离不开精神生活。把自己的精神生活扔掉，完全过

人家的精神生活，何谈“新”？

有媒体问，难道您还希望用磕头、抱拳来过年吗？我说

没有啊，到春节我一个晚上要发四五十个短信啊，“拜”年

元素没变，变的只是“拜”的方式而已。随着时代变化，人

们自己慢慢会变，不是让大家固守，都不变。但是活态的资

源，你也要留到2千年后，就是给大家看。带有一种文化记

忆，带有表演性。我们要保护的是，健康的，有利于今天文

化发展的，有利于激励文化资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记者：您谈到某些地方滥用非物质遗产，把它功利化，

和经济效益挂钩。为什么会如此？这对非物质遗产保护会有

什么不利影响。在保护过程中，我们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

题？

乌：我们担心的是，地方的保护不在意非物质文化的存

活，只在意拿这个好不好卖钱，卖多少钱，结果急转直下。

我们的保护，本来就是要投入，不是要赚钱的。非物质文化

后继乏人，你封个大号给人家，名字很好听，叫做“传承

人”，可谁养活他呀？收不到徒弟，有徒弟也不愿意学。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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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不愿意学，那国家就得给鼓励政策，让有志者来。

韩国、日本就是这样子。有些文化人对市场化很热

衷，他们说了，保护不就是为赚钱，为了立即变成文

化产业吗？我说，在我们联合国的文件上，绝对没有

这一条，保护就是保护，保护本身就是价值。我们有

人强调，“还有用没有？没有用的，死的都不要

了”。可日本、韩国不是这样，他们非常清楚地认识

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人家要活态的传统文化，

让孩子们有文化认同，要把文化史牢牢记住。

我看到很多老艺人被旅游局拉去表演，从化妆到

动作，都是导演导出来的。这是完全的破坏。旅游局

可以表演这个，但是不要把这个当成是保护。有人

说，我们是在创新，是更好的保护，因为我们再不开

发利用，与时俱进，那些非物质文化就死掉了。我认

为，把传统拿来尽快创新，而未加保护，就是“建设

性破坏”。保护一定得合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规

律，尊重他们自己的再生。

记者：从很早的时候，就有很多学者重视我们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且在民间的考察中，与其不期而

遇。您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与其接触的经历？

乌丙安：我生长在草原上，在喇嘛庙里学习，我

们小时候都学过呼麦。草原对于蒙古人的成长，一直

是一种艺术环境，说明一个民族的文化根基，艺术门

类，早跟生态环境联系起来了。长调作为蒙古族的

歌，发声法非常独特。它产生在草原那种环境，才能

有那种悠扬、辽阔的感觉。通过我自己的体验，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根基，与生俱来，与人共存。像我们蒙

古族长调，没有人教的呀，从小大家就冲着草原，冲

着蓝天白云唱。

记者：有没有那种人群，他们不愿意作为被保护的

对象，不愿意守着传统过生活，因为生产方式变了，

他们也要享受现代化？会不会有这种冲突？

乌丙安：你必须严格了解，这个族群对自己的文化

是采取保护的心态还是抛弃的心态？他所以要抛弃

的，是他的文化还是别的什么？

这次温总理去日本访问，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团

唱侗族大歌，震动了日本民众。这个消息让侗族族群

很是振奋。起码在当地，小姑娘说起自己是三江侗寨

的，自己唱的歌外国友人很爱听，就有种自豪感。她

就愿意继续学自己民族的歌曲，愿意穿着本民族的服

饰出来。而如果当地经济再跟上来，她为什么非要跑

出来，在你这儿卖唱，端盘子打工？

记者：您也认为借鉴日本和韩国的经验很重要，为

什么？

乌丙安：他们很多做法非常好，而且实践证明是先

进的，实用的。其实我们给工作者发的文件的附录

里，都有对于日本韩国经验的介绍，各省都有。很多

人不看。他说中国特色就是中国的样子。有的国家实

行文化赎买政策，比如狮子舞每年必须必招四个学

生，学生国家给钱，师傅也是国家给钱。他们的生活

水平都超过一般人。日本的明治维新主张全盘西化，

最后导致日本军国主义产生。他们的保护从1950年就

开始了，要求保护的，恰恰是明治维新以前，江户时

代、幕府时代原声态的东西。他们保护得很好，日本

大学生可以到夜总会跳舞，可以蹦迪，可以染黄头

发，但是到了自己传统的节日，他们要把发色重新染

回来，穿上和服去跳日本舞，他们对自己民族的传统

很尊重。我们像这样兼收并蓄多好。

记者：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还是面临着严

峻形式的。

乌丙安：我们的老艺人，今天都进入耄耋之年，他

们还镇守着他们的艺术免于失传。但是我们也需要尽

快采取措施来挽回。我80年代的时候做过剧种调查，

那时候我统计的全国还有三四百个剧种，如今搜集净

了也不过100多个。很多种群没了。令人痛心。非物质

文化遗产是人类很宝贵的财富，对一个民族来讲是不

可缺少的。我们必须做点实事儿。

记者：谢谢您接受《艺术评论》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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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傩舞：“我们用封建迷信打压了她多少年，

民间还是这样唱，这样跳，这样祭祀。”


